
最喜在秋色斑斓中行于垄上阡
陌，籽粒饱满的麦子胀鼓鼓地吐着穗
子，细长翠绿的长秆被压弯了腰，农
人在艳阳下，掰下这丰收的喜悦。圆
溜溜的“一串铃”小南瓜缀满藤蔓，像
一群顽童在清风里时隐时现，在硕大
的瓜叶间，嬉玩捉迷藏。扭颈回眸，
就被一树树橙红鲜亮的柿子惊艳了，
宛若一盏盏迷你小灯笼，玲珑剔透缀
满枝间，那鲜红诱人的蜜果儿，难怪
司马相如赞它“色胜金衣美，甘逾玉
液清”。它携着秋的绚烂与自
然之灵韵，那莹润如玉的光泽
里，盈满祥瑞与喜庆，这“吉祥
果”里，储满了我往昔岁月的甜
蜜记忆。

在上世纪实行包产到户那
会儿，我好运连连的爷爷，刚刚
通过抓阄在众人艳羡的目光
中，把生产队那匹威武剽悍的
青骡子牵回了家。紧接着，又
抓到村东头向阳坡的一棵大柿树。
当爷爷哼着秦腔、咂巴着旱烟锅子迈
进门，看到一筐筐火红的水晶柿子，
他乐呵呵道：“柿子家里摆，福气自然
来。”以往的稀缺之果，母亲放几枚在
灶台边的温水罐里，做我们最稀罕的
泡柿子。不消三日，硬邦邦的柿子就
泡得软糯香甜，涩味全无，咬一口能
美得味蕾生花。家乡人以柿酿醋，那
种用古法酿制的果醋，淡黄清亮，无
论拌面或炒菜，绵醇的香味中略带果
香。懂大道古理的大爷爷说，这种由
北宋就开始酿制的柿醋，曾被带进宫
中，帝王食之龙颜大悦，古时是被作
为贡醋，进贡朝廷的。

那年春日去北京游老舍故居，一
进院门就看到两棵开满黄花的柿子
树，那油绿硕大的花萼，擎举着嫩黄
小巧的花冠，满树的蜂喧蝶翩，美妙
无比。一旁的导游说，老舍钟爱柿
树，一到秋日，红彤彤的柿子缀满枝
间，所以老舍夫人为此院取名“丹柿
小院”。晚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
记载的“柿有七绝”，即：一长寿，二多
阴，三无鸟巢，四无虫蠹，五霜叶可
观，六嘉食可啖，七落叶肥大，可以临

书。老舍先生最认可“嘉食可啖”，我
深有同感。这木本粮食，在我早年
就读的高中，一到“秋深霜露重”的
夜晚，上完晚自习回到宿舍肚子就
唱起“空城计”。从乡下来的同窗舍
友，带一包软糯香甜的火晶柿子，再
拿上家里用五谷杂粮炒熟磨粉制成
的“炒”，将两者珠联璧合一番搅拌，
那香喷喷的“柿子拌炒”，是我们学
生时代最贪恋的美味宵夜，食之连
梦里都带着香甜。

我18岁那年深秋，父母带我去西
安治疗。那是我手术后第一次被双
亲用轮椅推上街，看到一家老字号的
黄桂柿子饼门店前，食客如流，父亲
也买来让我们尝鲜。那枣泥味的柿
子饼，麦香里裹着柿香与枣香，入口
酥甜软糯，满口流香。这“味过华林
芳蒂”的至味小吃，店门口的招牌上
配着仲殊的赞柿词：“神鼎十分火棘，
龙盘三寸红珠。清含冰蜜洗云腴，只
恐身轻飞去。”寥寥数语，将这清含冰
蜜似仙丹的红柿，写得如食仙果，仿
佛随时都会飞天成仙。

店门口地摊上，一个有腿疾拄拐
杖的小伙，看我痴痴呆望着他仿齐白
石画的一篮红柿，那憨态淳厚的用
笔，红艳喜庆的柿子，让围观者对他
的画技赞不绝口。他随即取下这幅
画要赠予我，还随手在下方写下：愿
你“柿柿”顺意、心想“柿”成！在那个
前路迷惘病痛缠身的秋日，那幅画让
我泪水涟涟。同是天涯沦落人，父亲
也将一包香甜软糯的黄桂柿子饼，放
置在他的台案上。

金风逶迤，秋云如花，当火红的
柿子晕染了秋之绚烂，愿那香甜如蜜
之味，润泽味蕾也怡养性情，愿人们
在“柿柿”如意中，把每一天都过成
“美”一天！

草木摇落露为霜

在这“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
落露为霜”的霜降时节，神思总随寥
廓天穹中的鹭鸟游弋于远方。

那年深秋，落叶如蝶，瞭望碧空

群雁南飞，与友人相邀去乡野田垄觅
秋，无意间进入那个宁静古朴的村落，
眼前犹如徐徐展开一幅“柿柿如意
图”，一大片光秃秃的柿树枝桠间，像
挂着一个个娇小玲珑的红灯笼，又似
满树花开，那一抹绚丽之色，让村庄多
了一份喜气与灵韵。
“寒露收割罢，霜降把地翻”，记得

儿时在家乡，这个节气的阡陌田埂间，
处处是农人忙碌的身影，庄稼都已颗
粒归仓，四野旷远寥廓，土地被犁铧锄

头一番修整，像作家徐兴旗笔
下所说：“此时的土地软绵绵
的，像新铺稻草的床，是那么舒
坦！”只等待摇耧下种，让“麦姑
娘”安营扎寨了。
“霜打菊花开”，每年的霜

降之时，最喜去小城的古园赏
菊，行道树两侧，银杏树的叶子
金灿灿一片，阳光透过枝叶洒
得满地光影斑驳，缱绻清冷中，

多了一份意醉神迷。步入古园，千姿
百态的菊花各展风姿，这边是枯叶打
着旋儿在空中飘零，那边菊花却像一
颗颗小星星，眨巴着亮晶晶的眼睛在
向你打招呼，真是“千树扫作一番黄，
只有芙蓉独自芳”。流连花间，常常惊
叹于园艺师的精湛技艺，把菊花巧妙
地插成塔状，有的又设计成飘飘欲飞
的蝶状。最具创意的是，他们竟用老
树根或形状特异的树干，给其中绑扎
各色小菊，做出的盆景菊苍劲素雅，观
之古韵悠悠，静美灵秀。

在这个秋收最忙的季节，犹记儿
时，清晨在阵阵凉风中，露水湿足，学着
大人们掰下一个个长得紧实的玉米棒
子，一会儿又花蝴蝶般飞奔到红薯地
里，扯开凌乱的藤蔓，爷爷刚刨出一窝，
我就手忙脚乱地拣入筐中。有时馋虫
来袭，我就和年纪稍大的伙伴把红薯
埋入土中，一起捡拾棉花和玉米秆，在
噼里啪啦的火苗燃烧中，薯香一点点
飘入鼻翼，我们围在火堆旁咂巴着小
嘴，像在等待“珍馐美馔”。刨开热灰，
顾不得烫手，我们五爪龙迅疾抢上去，
边吹边吃，咬一口香到无敌。在那个
味蕾寡淡的年月，那一口薯香，让童年
的回忆，瞬间活色生香，趣味暖心。

在这个“秋色悲疏木，鸿鸣忆故
乡”的霜降时节，徜徉于河岸小径，一
丛丛、一簇簇金灿灿的野菊花，兀自
妖娆绽放。露已凝霜，轻覆于枝叶
间。眼前是一大片叶已泛黄的芦苇
荡，荻花在风中摇曳，好雅致的一幅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图，真是道尽
霜降之韵。

豆豆是我家小狗的名字。
自从小狗豆豆来到我家，让我确实相信了什么是缘分。我家

原来养着的一条狗叫帅帅，是一条流浪狗。我们小区曾有过一条
叫大黄的流浪狗，十几年前，就在我家门前的树棵子里，生下了十
条小狗，帅帅是其中的一条。记得当时正值雨季，大黄生完小狗
后，被邻居王姨发现，好心的王姨怕下雨时会把小狗淹着，就找到
我夫人商量，说看着小狗们怪可怜的，不如咱们两
家各抱养五条吧。

喜欢小动物的夫人，不假思索便应允下来。
将小狗们抱回家，我家这下可是热闹了，原先养着
的两条狗每天喂点狗粮、遛两次弯儿还无所谓，抱
回来的这几条小狗需要喂奶，用奶瓶子挨着个儿
地喂，可费了老劲儿了。总共七条狗的喂养，无疑
成为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负担。没办法，只好
在小狗三个月大的时候，找那些喜欢养狗的朋友，
帮着一块儿助养。最终，我家只留下了帅帅一条
小狗，一养就是十三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家原来养的那两条狗先
后死去。去年，十三岁的帅帅，身体也出现了异
样，经到宠物医院检查，帅帅不仅患上了糖尿病，
而且还伴有肾衰。喜爱动物的夫人，看着病情日
益严重的帅帅，非常心疼，但又很无奈。养了二十
多年狗的她，早已把狗作为我们家庭的一员和朋
友，并产生眷恋之情。真不知道没有了帅帅的日
子，她以后怎么过？于是，夫人打定主意再买一条
小狗。为此，她上网查询多日，终于看上一条白色
的吉娃娃，并征求我的意见。我一看资料也非常
喜爱，但同时也有些担心地说，网上买狗是否可靠？不如我们去
狗市场亲自挑选，买好买坏都不会后悔。夫人则坚持说，她就喜
欢这条狗。再说了，有网上平台做保证，应该不会受骗。这样，夫
人便给卖家打去了买狗的全款。

一周后，夫人接到了卖家的电话，说买的小狗已经运到天
津。我们满心欢喜地按照所说地址，驱车三十多公里，来到一个
长途运输货场，去接从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宁波托运来的小狗。但
当我们看到那小狗的一瞬间，立时全都傻了眼，我的担心应验了，
这小狗根本就不是我们要买的狗。从品相看，根本就不是吉娃
娃，再看毛色，也不是我们要的白色，小狗俨然就是一条黄色的小
柴狗。无良卖家，为了让小柴狗外表更像吉娃娃，竟然想出损招，
把小柴狗耷拉着的耳朵贴上塑料片，使耳朵直立起来。

见此情况，夫人气坏了，愤愤地说：这不是骗人吗！她询问负
责托运的师傅，是否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卖家和您有什么交代
吗？那位师傅则回答说，他只管运输，客户给什么，他就负责运什
么。有关小狗的具体情况，他一概不清楚。

我们回到家，气愤至极的夫人，马上给卖家打电话，责问他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卖家一会儿狡辩说，这就是吉娃娃，等它
长大了，模样就会变过来；一会儿又推脱，具体情况他也不太清
楚，是下面店员发的货。就这样，整整僵持了两三天也毫无结果，
气得夫人直掉眼泪，赌气要把这两个月大的小狗扔出家门。我则
劝慰夫人说，它也是一条小生命。你赌气，可以和商家说气话，不
能把气撒在小狗身上啊，小狗无罪。你之前不是说平台有保障

吗，为何不找平台反映？
我的话一下子提醒了夫人，经与平台交涉，卖家终于承认了欺骗

的事实，表示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要的狗，网上看到的只是图片而已，
他们就是想钱到手后，用这条小柴狗蒙混过关，认为反正远隔千里，
买家也拿他们没办法。在维权平台的推动下，卖家最后把买狗的钱
如数退还，还说这条小柴狗也不要了。至此，事情算是圆满解决了。

在反复交涉的几天中，小柴狗非常懂事，讨人喜欢，
慢慢地竟赢得了夫人的欢心、产生了感情，若真要把
小狗退回去，夫人还有点舍不得呢。卖家狠心不要
小柴狗了，正合夫人之意。小柴狗历尽千辛万苦来
到我家，真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小柴狗就这样留在了我们家，它的一举一动十
分可爱，总是让人愉悦，所以我们给它起了个有趣的
名字：豆豆。每天，看着豆豆天真活泼的样子，就如
同吃了开心果。很快，我们夫妇二人就忘了被骗的
烦恼。可是帅帅对这个讨人喜欢的小家伙，却是不
太感冒，每天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豆豆主动与它
亲近，找它玩耍，它也不理不睬，好像感觉到了豆豆
是来顶替它的。当我遛狗时，小区里的邻居看到一
同出入的帅帅和豆豆，都禁不住地问：豆豆是帅帅的
孩子吗？怎么和帅帅长得那么像。我就顺势解释一
下豆豆的来历：不是帅帅生的，它是随缘从千里之外
误闯来的。听了解释，邻居都夸豆豆有福，来到我们
这样的家庭，将来错不了的，一定会像帅帅一样，成
为小区里的新宠。但也有邻居说，这小柴狗有嘛意
思！在外面遛，一点面子都没有，回头给您弄条好品
种的狗吧。

我感谢邻居的美意，还是坚持将豆豆留了下来。要说帅帅也有
意思，在家对豆豆不理不睬的，但是在外面，不管什么狗要想靠近豆
豆，无论是想一起玩儿，还是欺负豆豆，在小区出了名的“萌宠”帅帅，
都会立刻冲上前去保护豆豆。为此，它还得罪了一条德国青背狼狗，
两条狗因此结了仇，一见面就掐，弄得我和青背的主人，见面都不知
说啥好了。

一晃两个月过去，帅帅因病情加重离开了我们。那天，平时只知
道自己开心玩耍的豆豆，一天未见到帅帅，似乎明白了什么，比平日
消停了许多。午夜时分，一阵疯狂的狗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睡
得迷迷糊糊的我，听到这叫声，竟出现了幻觉，这不是帅帅在叫吗！
不对呀，帅帅不是早晨就走了吗，这是怎么回事？我赶紧起床查看，
一看是四个月大的豆豆在叫。帅帅在的时候，从未听到过豆豆像成
年狗那样狂吠，最多也就是在吃狗粮时，像小孩子那样咿咿呀呀。这
时，豆豆又叫了起来，原来是有人从我家门前经过。

豆豆一下子长大了，它粗犷的叫声，为我
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它就是帅帅的“轮回”，帅
帅“后继有人”了。豆豆不仅继承了帅帅看家
护院的本领，履行起帅帅的职责，而且越长越
像帅帅，全身长着像帅帅一样短短的米色黄
毛，那长着长睫毛和漂亮双眼皮的乌溜溜的
圆眼睛，透露出温顺的眼神，同样像帅帅那么
“萌”，它的经历虽然曲折，却给我们带来了新
的快乐！

关于晨跑，一直有一个误区，平时说
起来，都喜欢在前面加上“坚持”两个字。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真“坚持”就太辛苦
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如一日，无冬历夏，
不管刮风下雪，早晨一睁眼就爬起来，恐
怕再有毅力的人也坚持不下来。其实，就
是个习惯。每天一到这点儿就躺不住了，
不出去跑跑总觉着浑身发皱。所以，换句
话说，这也是一种享受。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享受”，
到吉木萨尔的第二天就把我“坑”了一
下。这里离乌鲁木齐160公里，可我就没
想，乌鲁木齐离天津还有3000多公里，也
就是这3000多公里，让这边的日落，当然
也包括日出，要晚两个小时，所以作息时
间也就晚两个小时。

这个早晨，我又按平时的习惯四点一
刻起床，四点半出来，可一上街
就觉出不对劲了。后半夜和黎
明虽然都是漆黑，但毕竟不是一
个意思，我这才意识到，刚才从
酒店出来时，在大厅值夜班的保
安看我的眼神，他一定不知我是
怎么回事，或怀疑，这人是不是
起“冒”了。

吉木萨尔是个小城，很整
洁。我想找个人打听一下哪里
有公园，但环顾四周，街上空荡
荡的，连清洁工也还没出来。此
时，只有我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
亮。就这样直到跑步回来，已经
六点半，好像还没有黎明的意
思。后来到餐厅吃早饭时，我跟同行的当
地作家说起这事，哈萨克族作家卡力木一
听就笑了，用鼻音很重的普通话对我说，
在这里，别说早晨四点半，就是你六点半
回来的时候也还是大半夜，这个时间出去
跑，人家当然奇怪啊！

离开吉木萨尔的这天早晨，我特意天
亮才出去。这一次，我才真正领略到吉木萨
尔。我是朝东跑的，吉木萨尔位于天山北
麓，此时就在我的右边。我还是第一次如此
近、如此清晰地打量天山。初升的太阳斜照
在雪山顶上，连环绕在雪顶的云也映得金
黄。唐代，这里曾被命名为“金满城”，如果
用维吾尔族语说也就是“吉木萨尔”。此时，
看着天山的雪顶已和天上的云被朝阳映得
金灿灿的，就有了一种感觉，似乎是奔跑在
一条通往唐代的时间隧道上。

我确实寻到了唐代诗人岑参的踪
迹。他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的诗句，一千多年来已经不知打动
了多少人。但我觉得，最打动我的还是最
后的几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
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
行处。”一个“山回路转不见君”，一个“雪
上空留马行处”，想一想就让人愁肠百
转。这一次，我来到轮台东门的遗址，据
说这里就是当年岑参送他的好友武判官
归京的地方，登上这个只剩了一垣的高高
土墩，极目望去，想象着岑参《白雪歌送武
判官归京》最后的诗句，此时，才体味到另
一番苍凉的乡愁。

从吉木萨尔到阿克苏大约1200公里，

当然不能“跑”着去，得飞——落地再继续跑。
我发现，阿克苏天亮的时间，比吉木萨尔

还要晚。第一个早晨，我沿着南昌路转到人民
路又一直往下跑，忽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此
时，似乎不是在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而是
跑在江南的一个什么城市，空气里飘浮着一股
甜丝丝的植物特有的青涩气息。这时我才留
意，路边树木参天，细看，竟然都是胸径在30
厘米以上的梧桐，在路灯的映照下叶影婆娑。
林荫道两边的枝叶已经交织在一起，远远看
去，就如同跑在一条绿色的浓荫廊道上。这让
我有些意外。我向当地作家问起来，果然，在
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这里还不是这样。阿克
苏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就是这三十多年的
事。接着，我在柯柯牙绿化工程纪念馆，看到
了“阿克苏各族人民改造自然、修复生态、绿化
家园的艰辛奋斗历程”的清晰足迹。当地的同

行朋友告诉我，阿克苏是维吾尔族语，意思是
“清澈的水”，也可以说是“白水之城”，因为这里
在天山脚下，山上的沙灰岩被融化的积雪长年
冲刷，水就成了白色。但不管怎么说，阿克苏这
个地方显然是与“水”相连的，而且在今天，已经
真真正正地成了新疆大地上的一片绿洲。

在天山的褶皱里，竟然还有一片像世外
桃源一样的天然绿洲。这是一个叫塔村的
村落，就坐落在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的山脚
下，漫山的茂密丛林和绵延起伏的草原，与
仰头可见的雪峰相映，绿得色彩斑斓，一眼
望去就如同一幅油画。我问塔村的村长，这
山上的树林是原生的，还是次生的。村长自
豪地告诉我，都是原生的，没有人为的干预。

我由衷地说，这里真是太漂亮了！
塔村也正是因为拥有冰川、雪山、森林、

草原、河流和田园人家这样的自然资源，才
把“夏天不散场、冬天不打烊”的文旅业搞得
红红火火，有声有色。据说这里到处都是
“打卡地”，游客络绎不绝，每到旅游旺季都
要预订。村长听说我是天津来的，“哦”一声
说，天津啊，知道。你们跑这么远来这里，当
作家也真是辛苦啊。我告诉他，这一次，是
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个“情漫丝路，文润
天山”主题实践活动，还要在这里建几个“新
时代文学实践点”，以后，会有更多的来自全
国各地的作家到这里深入生活。村长显然
已知道这事，很内行地点头说，好啊，好啊，
你们真该来这里看看，肯定有灵感，到处都
是可写的东西呢！

接着，又问，去托木尔大峡谷了吗？
我说，马上要去。

他笑了，把手一挥说，去看看吧，那边更
漂亮！

托木尔大峡谷是前些年刚被发现的。天
山一带在远古时期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曾
在海底，所以含盐量很高。据联合国的专家
来这里考察得出的结论，如果按每人每天摄
入6克盐计算，这里的储盐量可供全世界70
亿人口吃200年。当然，也正因为盐分极高，
峡谷里不仅没有植被，几乎是寸草不生。但
这也就显示出另一种魅力，山岩的筋骨都裸
露出来。仰头望去，两边的山峰虽然不高，但
嶙峋雄奇，当年地壳变动，这里从古地中海的
海底轰然隆起，造山的过程和痕迹从层层叠
叠的岩石上还清晰可见。此时，峡谷里如同
突然定格一样的寂静无声，只有远处偶然传
来游客拍照时的说笑声。但可以想象，在远
古的那一刻，这里曾是多么的惊心动魄。当

地融媒体的一个小伙子，问我来这
里的感受。我由衷地说，阿克苏真
是一片天赐的福地，大自然把最壮
观、最美好的东西都给了这里！

从阿克苏到库车大约260公里，
当然也不能跑着去，要开车，大约三
小时车程。库车当年叫“龟兹”，古
代曾是中国西域的大国之一，汉时，
也是西域北道的诸国之一。我发
现，这里的天亮似乎更晚一点。不
过此时，我已将“时差”倒过来，按当
地的作息时间，早晨六点半出来跑
步。人的“生物钟”是最准的，一旦
倒过来，也就又可以准时准点。

我这时才意识到，这次来新疆，
从大的方向说，应该是一直朝西走的。也就
是说，在这一段，我们是沿着当年唐玄奘去西
天取经的足迹。在阿克苏，确实有一条“流沙
河”，当地的作家笑着告诉我们，就在不远的
地方，也的确有一个叫“高老庄”的村落，不过
现在整个村庄已经搬迁，至于猪八戒的老丈
人，当年是不是真的住在这里就不得而知
了。这时来到龟兹，在苏巴什佛寺，就又一次
寻到了唐玄奘当年的足迹。据说不仅鸠摩罗
什，玄奘大师当年也曾在这里讲经，而且就在
这苏巴什佛寺的附近，确实有一条“女儿河”，
当然，现在早已干涸，而在河的对岸也就是当
年传说中的“女儿国”。不过，这个生活中的
“女儿国”，就是另一番情形了。由此也可以
知道，我们所熟知的《西游记》，虽然写了很多
神鬼妖狐的故事，但当年作者在创作时，也并
非完全凭空杜撰，应该也是有一些原型的。
在苏巴什佛寺，为我们讲解的是一个很英俊
的维吾尔族小伙子，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从
遗址出来时，他告诉我，他曾经看过一个资
料，当年唐玄奘西去取经时，身边确实跟着一
个浑身长满毛发的人。据记载，这个人姓
胡。我很好奇，问他，叫胡什么？小伙子挠着
头不好意思地说，忘记了。

从龟兹回天津，还要再飞回乌鲁木齐。
走的这天早晨，我又来到街上。这时，我一边
跑着步，呼吸着当年的龟兹和今天的库车融
在一起的气息，忽然笑了。我想，此次西行，
参加这次的主题实践活动，但愿我也像当年
的唐三藏，能取到“真经”。

2023年中秋 写于曦庐

本版题图 张宇尘

年年岁岁柿柿红（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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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吉木萨尔
跑到阿克苏，再到龟兹

王 松

（组诗）

第二九四六期

在天高云淡下写诗

跨越欲望丛生的季节

在天高云淡下写诗

诗人的心，被一只鹰悬在高处

我很想率领一群汉字飞起来

在白云间测试自己

——有没有飞天般的自由和尖锐

山坡上，几个披袈裟的僧人走来

离我越来越近

诗人，也需要受戒吗？

翅膀下的辽阔无边无际

突然，一片洁白的羽毛落入诗里

我一怔，像是顿悟到什么

另一种晴朗

索性，将所有的纠结

交给秋风

空荡，是另一种晴朗

月船渡谁

那个消失欲望的人

笑看星辰大海

感悟天地间神秘的暗语

他听到

花瓣飘落时的打铁声

流水如佛

带着虔诚的诵经之声

一次次，穿透大地干涸的宿命

再现摩诘镜像

明月经天淡泊而悠远

相约流水，绕过农家虚掩的柴门

感动于人面桃花的消息

天地间，万物风华正茂

每一处景象都是诗家的圣殿

杨柳岸，一部生动的美学诞生

就这样，岁月凌波微步般远去

而流水如佛。我想起了王维

江河万里，他没有在流水中消失

诗中真菌

是不是，这世界缺少思想家

就像蔚蓝的天空鲜有闪电

多么企盼温暖的洞穴不再繁殖鼹鼠

沉思者大脑的血脉进化成河流

记起一句世代相传的格言

痛心木秀于林惨遭诛杀的结局

无意穿越历史参加先贤的葬礼

也不想写一篇今日哲人的悼词

固执于独行侠的角色

祈祷茫茫林海有豹子高高跃起

或许，我诗中的真菌微不足道

但愿散落处，生活的面团发酵

落雪时泡杯茶

天地间，性感的雪花

就怕落在空巢

孤独地感受世态炎凉

但今天不同，镜中的年轮

并未发生老来之悲

他是一个久闯江湖的人

善于抓住一抹微白的光

掘出梨花带雨的秘密

在寒风中固执地炫

将岁月深处的爱演绎到无法无天

雪落心头，白发疏离

一片不加修饰的光在命运的河床展开

置身如此空旷的静，恰好

泡一杯茶，品尝过往

回味还有什么没有放下

游翠屏湖

树叶黄，尽显岁月之苍凉

作为远行者，我以飘飘白发

丈量秋风的深度

不敢轻言诗和远方

青花瓷般的翠屏湖，如此慰藉之王

教我静听流水

登鹰嘴崖

又近重阳。在通往鹰嘴崖的石径上

确认未来的我

山谷空荡，如无边落木的巨棺

吞蚀时间的细枝末节

与鹰嘴崖对视

内心，不再以征服者的名义示强

秋天也有年轻的风

并非是所有的花都开在春天

秋天也有年轻的风

在通往南山的路上，簇簇菊花摇曳着

仿佛一曲白露为霜日子里的恋歌

抬高了秋的情感与格调

许多沉重的话题

在天高云淡的背景下已算不了什么

那些走出复杂关系陷阱的人们

寻觅到简单的活法——

想念桃花，有远方女子走来

喜好雅静，看窗外绿竹二三枝

过往青春的再一次燃烧

弥漫着岁月成熟的光芒

我从沉睡中醒来，昨夜的雨

稀释了自己陈旧的语言

我决意不再饶舌，以晴朗的心境

看星子，看月亮，看万家灯火

将秋日的风光吟成爱情诗

游当金山

生命中注定是要去一次的

——当金山，犹如一部古老神学

至今延续着时空的完整性

岩羊、花豹、苍鹰传递的原始秋语

拒绝了现代文明冠冕堂皇的介入

空山无伪，也无字

蓝天，不知尘埃为何物

白云是纯美学的，像石间雪莲

避开了画笔的污染

峡谷的风，吞噬了生活的细枝末节

凸显了宏大的沧桑与孤寂

夕阳送来金黄的哈达

每一次靠近，都是一次洗礼

有道是：神自天降，佛从西来

我攀扶向西的梯子，转山转水

一种莫名的“小”从心底裸出……

雨，诗意走来

以诗的名义，潇洒千年

淋湿

巴山长夜、梵天净土、江南小巷

走来的李商隐、朱熹、戴望舒们

采珠琢玉，一觞一咏

结晶成古瓷般的经典

又是雨夜。一位老者

凝重步入湿漉漉的语境

为久病的妻子浅唱低吟：

“岁月的风浪已消

静静的，你我走成一字的模样”

注：梵天，指梵天寺，为厦门著名佛寺。


